
【泉城人物】

怀念恩师

赵芝训先生

□朱玉珑 鲁秀华

去年10月我俩去医院看望赵
芝训老师，她还能和我们亲切交
流，说：“我虽然已经91岁了，但听
力视力都还可以，只是无力下床
活动。”谁知到12月再去看望时，老
人却已经仙逝了。面对老师的遗
像，我们泪如泉涌、心潮难平，如
烟的往事又一幕幕呈现眼前。

赵老师上世纪40年代自辅仁
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
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学院从事历
史课的教学工作。她学识渊博，教
学生动，声音铿锵悦耳，深受同学
们的欢迎和爱戴。更为难能可贵
的是，赵老师待人诚恳热情，怀着
一颗大爱之心，乐于助人，致使不
少受助者于危难之时都能转危为
安。我俩就是其中之一例。

那是1948年，我们正在济南女
中读书（家均在外地，在校住宿），
都是赵老师的学生。这一年的9月，
解放济南的战役打响了，国民党
军队蜷缩在城内负隅顽抗。学校
地处正觉寺街（现泺源大街），属
于阵地前沿，极度危险，师生们早
已撤离。我们两个外地学生，只好
各自投奔在济南的亲戚，谁知道
跑了两三天都被“戒严”挡了回
来，二人无奈回到学校。面对空旷
的校园，两人陷入一筹莫展、走投
无路的窘境。这时宿舍传达室的
校工李奶奶见我俩可怜，又担心
两个女孩子的安全，就建议我俩
去距学校不远的赵芝训老师家求
助。

我俩直奔赵老师家。赵老师
见到我俩先是嘘寒问暖，听完二
人说明情况之后，便毫不犹豫地
收留了我们，并立即安排我们的
食宿。在这炮声连连、兵荒马乱的
时刻，突然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
我俩顿时热泪盈眶，感动得不知
说什么是好，只是在心里相互激
励：一定牢记老师的厚恩深情。

赵老师家庭成员简单，父亲
早已去世，只有母亲和小妹在一
起生活。老人和蔼可亲，小妹淳朴
可爱，全家人待我们如同自己的
家人，使得我们不但没有感到生
疏，反而像是享受到了久违的家
庭温暖和亲情。1948年9月24日，济
南解放，直到10月，我俩同时考入
原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才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赵老师家。

解放后，赵老师继续她的教
学工作，并与其大学同学结婚成
家，育有一子，生活幸福美满。赵
老师终生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
天下，每当重要节日如国庆节、教
师节的时候，去探望她的学生络
绎不绝。我们也不时地从学弟学
妹口中知道赵老师一些助人为乐
的善举。比如，她和丈夫一起曾多
次用自己的工资，帮助无数同学
解决生活困难或代交学费；某老
师农村亲戚的女儿是聋哑人，赵
老师得知后，便把母女接到自己
家中食宿，并资助孩子去读聋哑
学校（女孩现已工作，组成幸福家
庭）；就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她
还不忘每天坚持搀扶邻居一位失
明老太，走出家门锻炼身体……

光阴荏苒，作为赵老师的学
生，我俩离休已有20多年了。每年
去拜见恩师是我俩60多年来的习
惯。每次与老师相聚的情景都让
人激动不已，因为从老师身上，我
们屡屡感受到她那平凡而崇高的
人格魅力。今年的教师节即将到
来，我们俩再次向九泉下的赵老
师献上深厚而真挚的一瓣心香。

秋月白兔济南城
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今年十月将在济南拉
开帷幕，博览会的吉祥物是个
兔娃。这个小兔子既亲切又陌
生，说它亲切，是久违重逢的惊
喜；说它陌生，是它的重新亮相
这么惊艳。

按我们的文化习惯，不善
于使用动物作为城市的吉祥
物，如果像法国人选择鸡、美国
人选择鹰一样选择动物作为吉
祥物，我想我们济南人一定选
择兔吧？兔是月亮里的吉祥物，
它跟着嫦娥，长年在月宫里捣
药。那是长生不老的药，因此人
生短促，月亮永恒。中秋节来临
的时候，日子艰难也好，生活富
足也好，人们总要吃一块月饼，
不吃月饼这一年就白过了。买
来月饼，在飒飒的秋风里就想
起天上那个美女。美女孤寂，再
孤寂也不好把她请回家，她来
了，妻子摆到哪里？于是就请她
身边那个吉祥物，还不说那个
兔子是兔小姐，偏说是个兔儿
爷。想想也对，从创世纪开始那
个兔子就在月亮上，也够爷的
级别了。

那时候，秋风一起街上卖
兔儿爷的小摊就出来了，大的
中的小的兔儿爷并排着在摊上

列成了战阵，一个个竖着两只
耳朵打量着行人。孩子们没
有什么玩具，看着兔儿爷
新鲜就闹着要买，家长
图吉祥，买一个放到
屋 里 ，生 活 添 了 彩
色，孩子有了玩具，
这个中秋节就过得
开心。摊上的兔儿
爷是泥做的，涂上
白粉，画上红眼，屁
股下装一个苇哨，
一吹呜呜地响，孩
子们就极带劲地吹
着，吹完了，一看小
脸，全成了京剧里的小
丑儿！我的母亲也给我买
过一只，我却从不去吹，小小
的我就知道不能吹屁股。我的
泥兔先是摆到窗台上，着实给
屋子增加了几分色彩，后来落
了灰，越擦越脏，扔到了床底
下。多少年后，我发现那泥兔竟
然不裂。再以后就不知所终，大
概早已归化成出生前的泥土。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孩子
们的玩具花样繁多，兔儿爷再也
不到人间来了。现在它以新的姿
态登上文化舞台，让我们一下子
就想起了它昔日的温馨。

济南城与兔子有不尽的渊

源，中国的第一个商标就诞生
于宋代的济南路。那是一间做
针的铺子，全名叫“济南刘家功
夫针铺”，兔子的图案铸在一块
方形的铜板上，还标注着一行
字：“认门前白兔为记”。可能是
一个偶然，宋代的商业经营中
商标已经广泛使用，据《宋史 .

食货志》记载，当时济南路的米
价、丝绸就比汴梁便宜许多，源

源不断地漕运到京师，济南的
商贾络绎于泉城与汴京之间，

会有多少带印记的商品养
育着宋代的繁荣啊。岁月
的长河带走了那些物
质的、非物质的记忆，
有幸给济南城留下
这么一只珍贵的白
兔。要知道，它是针
行的标记，历史穿针
引线，又连缀起多少
深情的城市印象。

年轻的济南人
大概不知道济南城是

个属兔的城市，老济南
口口相传着兔儿爷的故
事。有道是，耳听是虚，眼

见为实。在文化博览会上我见
到兔儿爷的登场，那只白兔从
历史的记忆中走出来，走进了
现代的生活。然而，现代生活是
一个簇新与古色交相辉映的时
代，古老的兔儿爷不再会成为
孩子们的爱物，呜呜地吹着迎
接中秋的月亮，他们的电脑、手
机可以把他们带到月亮上去，
走一遭，就会发现月亮上根本
没有兔儿爷。可是那个月亮远
没有嫦娥居住的月亮美丽，在
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我们还是需
要一个有兔儿爷的月亮。

□孙葆元

【流光碎影】

我那时在济南一家小厂当
工人，年龄29岁，月薪“34大毛”

（34元5角2分），“两袖清风”，光
棍一条。

当时高考报名需由本人提
交书面申请，经厂领导签字批
准，厂政工科出具同意报考证
明信，你才能去区招生办报名、
领高考准考证。当我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报上名后，距离大考
来临只剩20来天时间了。

那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埋
头于学习之中，只觉得头晕目
眩，天昏地暗，不知今夕何夕。
好在翻开久违的中学课本，大
体还能看得懂。但问题是我读
到高二时，就开始“文化大革
命”了。高三课程必为高考之重
点，而我则丁点都没学过。如之
奈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
忽然听说，母校济南一中在校
内举办了高考辅导班。于是阔
别十年之后我又重返母校，一
是去开学历证明，二是也顺便
听听辅导。

济南一中老校园位于城东
运署街。那一阵子运署街上热
闹非凡。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
人，像赶集一样从东西两个街
口涌入，向街中段路北那座老
校门走去。当年的老三届校友
们，许多人已多年不见，音信全
无。今日忽然不知又从哪里冒
了出来。风雨十年坎坷路，不复
昔日少年郎。真可谓，相见不敢
认，惊呼热衷肠。又道是“少年
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双鬓
斑”。

高考辅导班是在每天晚上
与星期天上课，据闻这个高考
辅导班，是由老校长王苇塘建
议，老教导主任李昌义牵头搞
起来的。最初安排在两间平房
教室内上课，由于来听课的人
越来越多，便迁往合堂大教室
与校园后院北饭厅。

茫茫夜色中，转到校园后
院，但见北饭厅内灯火通明。推
门进去一看，好家伙！可容五六
百人的大饭厅挤得满满当当，
几无立足之地，连两旁窗台都
爬上人立满站客。讲台设在饭
厅东头，台后立块大黑板，支着
白色屏幕，讲台上放着投影仪。

高考辅导班的老师可谓阵
容强大，各教研组长、老教师们
悉数登场。语文组有孔庆珊（诗
人山青）、辛建岭等人，理化教
研组有胡善浦、许世宣、李绍洪
等人，数学教研组有董锡慧、汪
秀兰、崔敦约等人。其中胡善
浦、李绍洪、汪秀兰都是我读高
中时的任课老师。这些名牌教
师在文革之初几乎无一不被红
卫兵们批斗过，今日不计前嫌，
为老三届考生雪中送炭，义务
开课辅导，真令吾辈老学生们
感激涕零感慨万端。

由于时间仓促，分身乏术，
我来听课的次数并不多。本着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我主要
是选听了几堂高三数学解析几
何课。

解析几何由崔敦约老师辅
导。我上学时因只读到高二，故
无缘亲聆其教，不过对他那个

“崔疯子”的绰号却是久已闻
之。“崔疯子”真是教师中的另
类，特立独行，学识渊博，但他
只谈学问，从不言政治，家长里
短更一概不谈。文革之初被打
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批臭
之声不绝于耳，而其本人则置
若罔闻若无其事。不久革命大
串联开始，这位“反动权威”跟
随高三学生去步行大串联，每
隔几天便有一封书信寄回学
校。书信不封口，以供广大革命
师生欣赏。第一封信中赋诗一
首，其曰：“出了校门往南走，两
天走了九十九。岱顶宾馆住一
夜，明天就到大汶口。”诗虽为
打油诗，但没有点旧诗词功底，
是绝写不出来的。

而高考辅导诸多主讲老
教师之中，最为意气风发者也
当为这位崔疯子莫属。记得解
析几何辅导到最后，临结束时
崔老师还填了一阙《满江红》，
题目名为《送考生》，用毛笔抄
成文革中大字报状。为使众考
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崔老师
居高临下站在椅子上慷慨激
昂地朗读给大家听。大饭厅内
人人听得热血沸腾。“问廉颇
老矣，尚能饭否？”似乎此番大
赶考这帮老学生必定个个都
能高中。

谢天，谢地，谢师恩，我当
年侥幸“范进中举”，被山东工
学院电力系录取。报到上课后
满校园一看，侥幸中举的“老家
伙们”还真不少，约占全校77届
新生人数的四分之一。而来自
济南地区的老三届考生，则多
出之于济南一中、实验中学、
山师附中，这三所文革前的省
重点中学。

忆1977年一中高考辅导班

【忆海拾珠】

□李耀曦

1977年恢复高考。高考迫在眉睫，我半工半读，忙得四脚朝天。但我读高二时“文革”开
始，高三课程半点都没学过。如之奈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忽然听说，母校济南一中在校内
举办了高考辅导班，于是阔别十年之后我又重返母校去听老教师们的义务辅导。

1977年夏天的济南一中运署街老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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